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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孟莊先生是我就读高中时的代数先生，副班主任。尽管他教我数学的时间不长，但他的博

学、敬业和对我们的关爱，让我终生难忘。 
 

  （1）一堂复习课让我受用一生，让我体验了什么叫做顿悟。  

    依稀记得中学的三角是很难学好的。一学期学下来，一头雾水：公式多，记不住。无形中，我

对这门课程产生了一种缺少自信的恐惧。有一天，黄先生来帮我们上三角复习课了。只记得他启

发我们从三角基本公式开始，在黑板上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地连环推导，一边讲，一边写，一堂课

的时间，全部三角公式正好写了满满一黑板，公式与公式之间关系很清晰。原先学得一头雾水的

三角在黄先生的娴熟推理下，变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如此简单的公式推导游戏。令我顿悟！原来

三角并不难学，所有的公式根本不用去记它，只需掌握方法当场推导，肯定万无一失！ 
    从这一天起，我印象中再没有做错过三角题，我养成了当场花几分钟时间推导一下公式的好习

惯。在以后的学习、考试、以及在参加工作后，我一直习惯保持着这种思维方式：依赖推导和校

验来替代记忆，保证解题的正确性。 
    在黄先生的教授下，我的代数基本功终于日趋扎实。后来我进了大学，读高等数学课程，一学

期后我因为该课学习方法和表现突出，数学任课老师给了我免听余下的两学期高等数学课程的许

可，我不用去随班听课了，自己看看书自学自学即可。那时我们系里就我一人获得免听许可，我

想这同我在中学时期遇上黄先生是分不开的。 
 
  （2）严厉体现在关爱和灵活之中。 

   黄先生教我们的代数课，通常是上午第一第二节课。 
      那时候，我同朱沙、吴昶、蔡思新等几个同学每天清早都跑长跑，三千米跑下来已快到上课时

间，满头大汗不说，我还没吃早点呢。我不习惯吃过了早饭再跑步，所以总是跑步完后再买早点

吃。预备铃响，往往是买了早点盛了杯水还来不及吃，就要上课了。 
    黄先生平时从不说笑，也很少和我们主动交流，给人以一个比较刻板的感觉。上课了，我把水

杯和早点藏在课桌下，趁先生不注意，偷偷吃上一口。然而上课吃东西，总觉得有点跟做贼似的，

我生怕先生责怪，听课也有些分心。 
      但不久我发现，黄先生似乎是看到了我这样不守规矩，而故意装出没看见的样子。我心中暗喜，

胆子慢慢也打起来，最后干脆也不遮遮掩掩了，把吃的都放到了桌上。 
      可黄先生还总是装出没看见的样子，甚至在我吃东西的时间里也从不提问我。我觉得他是故意

的。 
      我的内心从惶恐和不安转而变成了感激和平静。先生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决不会是认同我上课

违规吧，他也许只是同情我清早跑长跑派生出了些问题，对我法外施恩。一个老教师，能够这么

大度和灵活地处理我的问题，我感受到了被关爱。 



      当我吃完了早点，黄先生的眼光也就开始盯上我啦。我被严厉地提问，被发难，被关注…… 不
过我还是觉得上黄先生的课很放松，因为他对我的严厉体现在关爱之中。 

 
    （3）我母亲告诉我：“你们的黄孟莊老师可真不容易啊！” 

     学校开家长会。我妈晚上去了。我关心家长会的内容，等妈妈一回来，就凑了上去。 
    “你们副班主任叫黄老师吧？”妈问我。 
    “阿拉代数先生。” 

   “我同他谈起了你,” 我妈说。下面是他俩在家长会上的对话： 
      … … … … 
       我母亲：你看潘重的学习怎么样？ 
       黄先生：最近代数成绩有所退步。上课也缺乏激情。……不过你也不用着急，我特地了解了

他最近其他一些课程的学习情况，发现他的语文成绩有明显进步，其他课程也不差，还积极参加

一些班级活动，要求进步。潘重这孩子过去一直有明显的偏科现象，对数、理非常偏爱，文史类

课程不太喜欢。我估计他最近一定在调整他的复习重点，集中精力在抓语文和其他什么的，不然

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比较偏科的学生如果真能主动地调整学习重点，敢于放弃，是好现象呀。

不用去干预，随它去。相信过掉这段时间，他的代数自己能补回来的。…… 
      … … … … 
   “你们的黄孟莊老师可真不容易啊！”叙完这段对话，我母亲十分感慨：一个执教代数的教师，

遇到一个学生偏偏又是代数成绩退步，没有马上干预，而是先去做调查，做分析，以一种对学生

信任的方式无声地给以关注；这不但需要极大的度量，还需要灵活处理问题的清晰理念和细心的

观察。我母亲也是一位教师，她对我说：“你们黄老师不光是在教你代数，他是在关心你的全面发

展。” 
 当时的我毕竟是个孩子，很难理解我母亲的感慨，甚至有些麻木。 

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现在年轻的家长们全力以赴地督促自己的独生子女们读

书！读书！读书的时候，每当我看到每一位任课教师紧盯着学生们自己执教的这门课的分数、分

数、分数的时候，我会象我母亲当年那样闪过一丝感慨：当年我的老师黄孟莊先生才真有大师风

范！黄先生不但博学、敬业，而且教育方式灵活：不拘小节，不唯分数，因人而异，随需而变。  
当年能做黄先生的学生，实在是种幸运！ 

 
 


